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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春荣

那年，我们家超市趸了些
气球，年前没有全卖出去，打
算初一这天去庙会上卖。

初一一早突降大雪，出门
时我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大
雪，叹息一句：“这个庙会算是
白瞎了。”儿子忙纠正：“大过
年的要说吉利话，瑞雪兆丰
年，下雪才是好兆头，我陪着
老爸，咱家的气球肯定大卖。”
这小子，从他奶奶那里听到不
少老话儿，知道过年要说吉利
话。

但雪天出来逛庙会的人
确实很少，我们站了一个多小
时，才卖出三个气球，我让儿
子先回家暖和暖和，我再坚持
一会儿。儿子说他一点儿也不
冷，不愿回家。既然如此便让
他留下来，锻炼锻炼也是好事
儿。

中午过后，天气暖和了许
多，人陆陆续续多了起来，下
午四点，气球都卖光了。我给
儿子100元，说这是他卖气球
的劳动所得。儿子拿着自己的
第一笔“工资”，开心得不得
了。他问：“这钱可以随便花
吗？”我告诉他：“那是当然，想
怎么花就怎么花。”

万没想到，这小子是个败
家子，从庙会这头儿一路逛到
庙会那头儿，见啥买啥，遇到
啥好玩的都要玩一下，我提醒
他花钱需要有节制，不能乱花
钱。儿子却一本正经地回我：

“大人说话不许反悔，您刚才
还说让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呢！”

大人说出去的话，想收回
还不容易，但大过年的，我不
想惹孩子不高兴，便按压下自
己的火气，由着儿子去吧。

到了一个卖臭豆腐的摊
位前，儿子非要买四份，我让
他买一份自己吃就行，可他不
听，非要请奶奶、我和他妈妈
吃。可是我们三个都不喜欢吃
臭豆腐呀，转而一想，大过年
的，他有这份心，成全算了。

等买完了离开摊位，儿子
才对我说：“我留意这个卖臭
豆腐的人很久了，他不会吆
喝，庙会上数他生意不好。这
么冷的天，站在雪地里，没人
买，他心里多难过呀，这个年
也肯定过不好。”

怪不得儿子遇到摊位前
人多的，就不过去凑热闹，只
光临那些人不多的摊位，他卖
了一天气球，便懂得了买卖人
的不易，知道将心比心，用“消
费”给摊主们拜年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
11岁的小男孩已经变成一米
八四的大小伙子，但他在我心
里，11岁那年的春节，便已长
大成人了。

投稿邮箱：
qlwbqg@163 .com

□殷海平

冬夜是清冷的，容易觉得枯燥、乏
味、无聊。似乎只适合窝在被子里，然后
昏昏沉沉睡着了。如此一天一天，就过
年了。

不知道这一年，到底做了什么。好
像刚入冬，冬已过半，夜夜恍惚，无限感
慨。时间的长河，眼睛一睁一闭的功夫，
倔强地不承认，但我也悄然增长了一
岁，即将跨入另一段人生的新旅程。

冬天的夜晚，文友王先生写道：
“放几粒银杏在牛皮信封里，听着微波
炉里的爆裂声，屋内飘散着银杏的一
缕清香，就像收到春天寄来的信”。果
然好雅兴，不愧有文艺范儿。如此清香
的有趣冬夜，温暖如春的意境，让我好
生向往。

灵魂有趣，在冬夜会显现得更明朗。
钱二都是奔赴五十岁的人了，从外表看
就是个坚毅的糙汉子。某个冬夜，我歪在
沙发上快睡着了，他给我发来几条微信
图片：有茶壶、五瓣的花和可爱的小
象……全是用艳丽的新鲜橘子皮拼凑而

成，个个惟妙惟肖，实属有趣。若不是冬
夜，有这闲情逸致，钱二可能出门散步，
或是跟朋友喝二两去了吧！

围炉夜话，放在冬天的晚上，比较适
合。板少从网上买了个炉子，用来烤番
薯和板栗。让我惊讶的是他还烤橘子、
橙子。找了个时间，我去亲尝了烤暖的
橘子，发现果然入口温柔友好，不再刺
激我的牙齿。然后配上板少泡的热茶，
吃几片旺旺雪饼和香到骨子里的芝麻
糖。感觉这样的冬夜，不再漫长而冰寒
刺骨。

冬夜其实可以有趣，像文友王先生
那样文艺清香的生活；像钱二那样无所
谓年龄，可爱地做几个手工；像板少那
样围炉夜话，与几位趣味相投的朋友促
膝长谈，思考人生烤烤火。

没有一个冬夜不可逾越，所谓悲凉
苦楚，不过是内心的斗争。有趣占了上
风，它就可以让我们嗅到孤雅幽香，也
可令人神清气爽。我想唯爱即暖，冬夜
可以有趣。

能让冬夜也有趣的人，灵魂里自是
带有一种洒脱，还有爱生活的能力。

□王优

从超市外经过，但见标语翻飞，人头攒动，歌
吵人闹，沸反盈天，我只觉头昏脑涨，脚底都有些
飘浮了。

我不喜欢逛超市，特别是过年过节，到处是
人，挤来挤去，扰攘喧哗，但买开心果是例外。每
年过年，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选开心果，不会吃
很多，却非常享受买的过程。其实，我对所有零
食，糖果也好，水果也罢，都不是特别痴迷。肚子
饿了另当别论，吃什么都香，不挑剔的胃最好应
付。欲望寡淡，没有吃过的食物和没有接触过的
人与事一样，燃不起猎奇偷鲜的兴趣。

小时盼过年，长大怕守岁。现在越来越清楚，
年是一种多么恐怖的怪兽。它日夜不停地追赶，
伸着猩红的舌头，鼻子里咻咻地喷着气，虎视眈
眈。放弃吧，不跑了，吞掉我吧！回过头去，发现它
并没有立即追上来的意思，遂深一脚浅一脚，跌
跌撞撞地活。天地逆旅，万物过客。趁它还没有一
跃而起、完全把我扑倒之前，慢慢前行吧。

由此倒有一些意外的风景，入眼萦怀。一路
上，也许荆棘丛生，泥泞滩涂，但亦有潺潺流水，
茵茵绿草，灿烂小花。这人生的小欢喜、小确幸，
多么让我着迷。

买开心果就是其中之一。喜欢开心果，除了
口味，更重要的是名字，关于开心果的最初记忆，
还有手指划过开心果哗啦啦的响声。第一次给女
儿买开心果，小小的她一颗颗吃完，果壳也舍不
得丢，一瓣瓣收起来，涂成五彩缤纷的颜色。来年
三八节，三岁多的女儿将果壳变成了白纸上斑斓
的大树，配上歪歪扭扭的拼音字母：妈妈，我爱
你……

过年时节，超市里的开心果堆得小山一样
高。乳白色的开心果壳就像漂亮的贝壳，仿佛潮
水送来的礼物，时间的扇贝咧嘴一笑，绿色的果
仁似沐着阳光生长的嫩芽，心里的愉悦和快意就
噌噌往上冒。

当手指触过这一颗颗颇有质感的果粒，哗哗
哗，声音清亮而又悠长，很容易让人想起夏日的
阳光下，翻晒稻谷豆麦的场景。阳光里的香气，总
是让人沉静又沉迷。

我不是挑剔的人，却总是要在开心果摊前流
连半天，一颗颗地挑，一颗颗地拣。一名男子匆匆
走来，挑选了几颗说：这好难选，撮上半袋拎起就
走。一名女子走过来，伸手扒拉几下问：“这个怎
么选？”“开口的，绿色的，饱满的——— 看起来漂亮
的。”我说。她笑，加入挑选的行列，不到十分钟，

“怎么才这么点？太慢了！”撮一瓢，走了。
超市里人来人往。站在开心果摊前，我眼睛里

只有开心果，耳朵里只有手指扒拉或者拿起开心
果的哗啦哗啦声。买上一斤两斤，我都愿意一颗颗
地挑，一颗颗地拣。这繁忙里的清闲，喧嚣里的静
谧，远远胜过牙齿与开心果亲密接触时的香脆醇
厚。

其实，一颗颗挑拣的并不见得比撮起就走的
好。因为喜欢，所以愿意。周国平说：世上有味之
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
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
成一无用之人。我喜欢的本来不多，且钟一回无
用之情吧，尽管也不会因此而活得有滋有味。想
起那日，有友说：世界是一朵花。来到这里，你就
是花痴……

将心比心

□王乃飞

在农村，一过了腊月廿三，爷爷就
总爱说：“这两天，有年味了！”

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什么是年
味，可我提鼻子闻了闻，跟往常没什么
两样呀？就问：“我咋闻不到年味？”爷爷
说：“小孩子知道个啥？”

可是，我真的没闻出年味来呀？我
就想，是不是到过年的时候，外面就会
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就叫年味
呀？可是，什么是年味呢，爷爷一直不跟
我说。于是，我便留心寻找年味。

我还真捕捉到了一种味道，那是时
而就传到鼻孔里的肉香味，我把那味道
仔细在鼻子里过滤了一下：这香味是从
东边传来的，再一闻，又像是从西边传
来的，可再一闻，又不确定是哪里
了……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炸菜、煮
肉，你刚炸罢我又开锅，怎么能确定是
哪里呢。我想，难道这就是年味吗？

过年，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最欢腾的
时候。家里总会多买一挂鞭炮，拆开一
些零碎的，让孩子们出去放。大家就在
一起，你放一个我放一个，点着一个鞭
炮，抱着头就跑。等“砰”一下炸了，又跑
回来再放。那鞭炮上的硝烟味钻进鼻子
里，我闻着那浓浓的味道想：难道这就
是年味吗？

到年底，家家户户都要把自家的庭
院打扫一遍，虽然院子还是那个院子，
可到年底，家家户户总要扫一扫，再洒
上水。这样，便总能闻到一种清新空气
的味道。我想，难道这就是年味吗？

我把我闻到的这几种气味跟爷爷
说，问哪一种算是年味？爷爷笑着摇摇
头：这些都是年味，但又都不是年味。到
底年味是什么呢？我就有些迷糊了。

等再过一两天，外面很多人回来
了，有在外面工作的，有出去混生计的。
乡亲们见到了，都会说一声“回来了”！
来者会向乡亲们递烟，站住脚说几句
话，相互交流这一年的情况。村子不大，
出去的人也不算多，但一到过年，却不
约而同都回来了。这样的消息便不断地
传过来，爷爷总会在这个时候说：这年
味更浓了。我又提鼻子闻了闻，还是没
闻出年味来。我始终不知道年味是什
么。

等多年以后，我出去打工，年前也
坐上火车回家，等我走到村口，提了提
鼻子，终于也闻到了一股年味。那味道
里，夹杂着炸菜的香味、鞭炮里的硝烟
味、打扫庭院的清新味……都向我扑
来。而这年味里，还应该加上我，我的到
来，还有很多出门在外的家人的到来，
让这年味越来越浓了。

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年味了。

冬夜可以有趣

记忆里的年味

【津津有味】

【席地而谈】

【简单心情】

眼里只有开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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